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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史天地

行至如今的六横悬山岛，
寻觅到一方石碑，上题：“张煌
言悬山蒙难处碑记，”其中内容
为：“明清易代，家国破亡。张
公举旗浙东，横戈闽海，四入长
江，两复舟山。指顾金瓯，悲风
吹未薙怒发；击楫中流，激浪濯
不改衣冠。寸心木石，徒有精
禽之恨；只手孤忠，难回苍黄之
天。康熙甲辰，南明倾覆。遂
乃遣散义军，隐遁海角。藏舟
悬山之岛，结茅大平之岗。效
勾践之生聚，撒网烟渚；非桃源
之迷津，看剑天涯。晨鸡起舞，
宿火夜读。韬晦因由时势，成
败岂问龟筮。无何叛徒追踪，
清兵潜至。横海采薇，片帆归
自十洲；葛巾布衣，故里辞于八
月。就义西湖，建祠南屏，邻于
墓之双悬，佐岳庙之半壁。求
仁得仁，复何憾焉！呜呼，哲人
已逝，胜地无恙。因思公一介
书生，三尺弓剑，纵横义帜，匡
扶故明，历廿载之艰危，标千秋
之忠节。瞻仰遗址，凄怆满
眼。黄土白茅，百战精诚如故；
峭崖危岩，两襟风骨依然。长
歌当哭，见贤思齐。盖岛名悬
山，高扬天地正气；岗曰大平，
瑞致人间祥和。彼滔滔者苍
水，洋洋者煌言，宜乎因斯人而
有斯地，履斯地而怀斯人也。”

撰文者为浙江海洋学院教
授王学渊先生（笔名方牧），书
写者为我市著名书法家倪竹青
先生，这方石碑是由普陀区人
民政府于1998年立在此处的。

碑铭内容中歌颂的南明儒
将张煌言，究竟与我们舟山乃
至普陀有多深厚的渊源呢？

张煌言（1620—1664年），
字玄着，号苍水，鄞县（今浙江
宁波）人，南明将领、诗人。明
朝崇祯十五年（公元1642年），

张煌言考中举人。当时，李自
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已经严重危
及到了明朝的统治。明廷急需
文武兼备的人才，而张煌言不
仅能挥毫泼墨而且擅长射箭、
熟谙兵法，这也为他日后拥护
明廷举旗抗清打下了扎实的基
础。

公元1642年，清军大举南
下，面对毫无还手之力的明军，
连破南方核心城市数座。与其
他宁波官员绥靖投诚的态度不
同，年仅二十五岁的张煌言毅
然决然弃笔从戎，投奔刑部员
外郎钱肃乐帐下，并决定追随
明朝皇室余脉鲁王朱以海。鲁
王在绍兴被拥立为南明监国
后，授予张煌言翰林修撰一职。

四年后，杭州城破，在象山
石浦守将张名振的护卫下，鲁
王朱以海决意入据舟山。张煌
言赶回鄞县故里与家人诀别
后，跟随鲁王迁入舟山。但鲁
王这一行并不顺利，一入境就
遭到舟山总兵胡斌卿的的拒
绝，只能转至福建。张煌言与
张名振另觅时机，招募义军助
鲁王重返舟山。这时，舟山局
势逐渐稳定，成为了鲁王监国
系统最为核心的“据点”。

次年（公元1647年），既是
明永历元年也是清顺治四年，

张煌言奉定西侯张名振之命于
当年4月6日从岑江（现在的定
海岑港）出发前往苏州协助抗
清。谁知在崇明岛遭遇飓风，
船舶翻沉。张煌言不幸被清军
俘获，几经波折才逃回浙东地
区。

公元1651年，清军闽浙总
督陈锦全出兵定海，与其他两
路清兵合力围剿舟山。张煌言
与张名振奉命前往上海吴淞，
牵制清军主力。大学士张肯
堂、安洋将军刘世勋、荡北伯阮
进、左都督张名扬等留守舟山
与清军决战。虽然张煌言与张
名振率军在这场战役中一度收
复过舟山，但是与清军相比还
是力量相差悬殊。战役直接导
致了舟山军民阵亡近两万人。
清军虽然攻陷了舟山，但是不
得不承认“我军南下，江阴、泾
县、舟山三城，最不易攻。”

舟山陷落之后，鲁王一行
只能迁入福建暂时躲避。张煌
言虽然人在福建，但心里依旧
挂念舟山，几度挥笔写诗回忆
在舟山战斗生活的日子、追悼
殉节的战友。

他的惦念最终迎来了回
应。公元1655年，张煌言与张
名振出兵会同郑成功部下陈六
御、甘辉率军攻入舟山，终于收

复了这方土地。但还没来得及
站稳脚跟，这一年的年末，张名
振的离世让鲁王监国系统越发
摇摇欲坠。

张名振的旧部由郑成功的
部下陈六御继续统领。次年，
陈六御在抵御清军对舟山发动
猛烈攻势时不幸阵亡。自此，
张煌言一人挑起了整个鲁王监
国系统安危的重担。

随后的几年，张煌言与郑
成功相互配合作战，虽然有胜
有负，但是给驻守南方的清军
造成了极大的损失。他几乎以
一己之力一路率军从江浙沿
海，攻入上海崇明、江苏南京、
安徽等地，攻城略地，但奈何兵
力不足、后勤没有保障等因素，
始终没有获得预期的战果。在
作战中，他也几次收到清两江
总督郎廷佐以高官厚禄为诱的
劝降，但铮铮铁骨的他都持以
不回应的态度。

屡次与清军的拉锯战让张
煌言的军队兵力几乎“见底”。
公元1659年，张煌言率残部绕
道潜行回到了浙东沿海地区，
重新修整军队，意图“东山再
起”。

他的努力也让南明永历帝
朱由榔和郑成功颇受感动，随
即得到了这两方在兵力与粮饷

方面的划拨驰援。
还没等到张煌言的军队恢

复元气。两年后，清廷一纸“迁
海令”彻底击碎了沿海抗清义
军的梦想。本土居民都被要求
迁回内陆，舟山俨然变成了一
座空城。张煌言的军队没有了
后勤保障，只能开垦农田自给
自足。

同年，清军攻入云南，南明
永历政权覆灭。听闻此讯，张
煌言努力召集各方势力想要与
清军抗争到底，但是各方势力
日益衰微，无法形成有效的抗
清力量。

公元1662年，随着郑成功
病逝、永历帝被杀、鲁王去世等
连二连三的噩耗传来，在拒绝
了清廷浙江总督赵廷臣最后一
次写信招降后，张煌言回到了
舟山。

两年后，张煌言自知复国
无望，解散了军队，选择在六横
悬山岛隐居。当年7月17日，
清军通过叛徒的线报，深夜横
渡，找到了张煌言的藏身之处。

9月7日，张煌言被清军残
忍杀害在杭州。就义前，他面
无惧色，叹息力有不逮，义正言
辞拒绝跪着受刑，并吟诗一首
聊表志向。他被后人与张肯
堂、张名振并称为“南明三忠

烈”、与岳飞、于谦一同称之为
“西湖三杰”，又称为“海上苏
武”，所率军队被称为“怒海雄
狮”，个人事迹也被载入史册。
1999年，他在六横悬山岛的蒙
难处也被我区政府发文公布为
第二批区级文保单位。

而曾经与他一起并肩作战
的张名振葬于普陀南岙，如今
碑文尚存，书刻“皇明特进光禄
大夫柱国太傅太师定西侯侯服
张公之墓，永历丙申正月吉旦”
等字样。

从张煌言的诗作中寻找线
索，可以看出他在舟山陆陆续
续生活的十多年中，先后到过
普陀区的螺门、沈家门、南岙、
六横悬山岛等地，另外当时水
师渡海作战必定经过桃花岛、
虾峙岛等岛屿的附近海域。史
料中有载张煌言与张名振所部
与其他义军不同，驻扎舟山期
间纪律严明，不许军队扰民，深
得民众拥护，所以才能以舟山
为据点抗击清军这么多年。

泱泱东海之间，张煌言用
生命和热血铸就一段可歌可泣
的英雄史诗，值得后人牢记。

泱泱东海吊苍水
——张煌言悬山岛蒙难始末

□文钧客

沈家门区域自从我国古代
东、西两晋就已经开始了海上
的通商贸易，但正式命名为“沈
家门”，却是因为明朝廷意识到
这块区域在抗击海上倭寇战争
中的重要战略地位。明朝官员
张瀚的《松窗梦语》书中详细描
述了当时倭患形成的原因：明
代初年，在元末战争中战败的
张士诚、方国珍的残部，打着他
们的旗号，在东南沿海纠集同
样在日本内部战争中失败的武
士、浪人组成了海盗团体，史称
“倭寇”。

对于倭寇的武装走私和抢
劫掠夺，明朝政府表现出了“零
容忍”的态度。在洪武二十年
（公元1387年），设立了沈家门
水寨，分设正面阻击敌人的“正
兵”和偷袭敌人的“奇兵”，一静
一动，相互配合。现在沈家门
的天后宫所在的地方是作为军
营驻扎处，而宫墩两侧的戚家
湾和教场社区一带是作为训练
和培训士兵的校场。

除此之外，明朝廷因为担
心兵力不足不能较好地保护百
姓。在洪武年间，在昌国县设
置了承担陆防与海防职责的
“守御千户所”，该卫所特殊之
处就在于直接由浙江都司治杭
州府管辖。又在沈家门水寨内
设置了宝陀巡检司，其中主要
职责也是用来抵御倭寇海贼。
同时，“徙民废县”后，沈家门水
寨归属舟山中左所管辖，在今
半升洞设立了“沈家门烽堠”，
供瞭望哨使用。沈家门也在这
时真正成为了明代抗倭的一个

重要海上军事基地。
管理边防的“把总”兼水路

总参统领下的定海、临山、观海
的三队战船每年年初分批从沈
家门水寨出海巡洋，在年中回
到各自驻地港口，拱卫整个舟
山的海上防线。

明永乐年间，由于日本内
部动乱，倭寇对于我国东南沿
海的劫掠日渐频繁，抗倭局势
骤然严峻起来。

随后的嘉靖十九年（公元
1540年）前后，明朝颁布的海禁
政策不允许沿海居民私自出海
贸易，民间走私活动势头反而
逐渐猖獗。其中最有名的是李
光头、许栋、王直为首的海盗在
六横的双屿港开辟了东南亚最
大的走私贸易市场。

到了嘉靖二十四年（公元
1545年），匪首王直在六横双屿
港开始跟日本人进行走私交
易，还纠集葡萄牙人侵扰沿海
地区，疯狂劫掠。明朝廷自此
决心要铲除这颗“毒瘤”。

三年后，浙江巡抚朱纨、备
倭指挥刘恩至、福建都指挥卢
镗、海道副使魏一恭等人率战船

380艘、水师6000多人，浩浩荡
荡强攻了位于双屿港的王直老
巢，“破其巢穴，焚其舟舰”。一
仗下来，明军水师斩杀了几百名
倭寇和海盗，击沉35艘艇、42艘
舰，活捉了小头目李光头、许栋
等14人，并且烧毁了倭寇与海
盗集结的营房，用木材石头填塞
港口，彻底摧毁了倭寇在双屿港
的大本营。匪首王直只好带着
剩下的残部逃往了福建。

这场胜仗，有效地提振了
明朝廷抗倭的信心，由此拉开
了舟山全面平倭战争的序幕。

嘉靖三十三年（公元1554
年）三月份，提督王抒通过情报
分析和时节推算，预感到倭寇
正在集结兵力卷土重来，命令
指挥张四维、参将俞大猷、汤克
宽等水师在沈家门设下埋伏。
不出意料，明朝水师果然与以
萧显为首的倭寇相遇在莲花洋
上，先后出动百余艘兵船，陆师
两个镇军力，连战连捷，一直攻
入王直在普陀山的老巢，“硝烟
弥漫海水赤”。官兵斩杀150多
名倭寇，生擒43人，烧死或者溺
水而死的更是不计其数。而在

这次战斗中逃出生天的萧显最
终被刘恩至与参将卢镗、把总
张四维等分道夹攻，一路追击，
击杀于慈溪境内。

不甘心的王直率倭寇在一
个月后再次进犯，结果还是被
沈家门都司刘恩至在普陀区芦
花港迎头痛击。接下来的几个
月，升任署都指挥佥事的刘恩
至与时任参将的抗倭名将俞大
猷配合，一次又一次地击退、追
杀倭寇，让王直损失了大批的
得力干将。当年九月，刘恩至、
俞大猷、李文进的水师又与倭
寇激战于莲花洋，这次战绩更
加辉煌，总共烧毁了倭寇50多
艘战船。这年年末，当刘、俞的
水师再一次在芦花港口击败倭
寇后，两个人意气风发地在普
陀山潮音洞外六角亭旁刻石铭
功道，“明嘉靖癸丑季秋，副使
李文进、参将俞大猷、都司刘恩
至督兵灭倭于此。”值得一提的
是，明朝官兵不止这么一次地
在石头上铭刻，在前后抗倭战
役或者是执行海巡任务时，都
会在普陀山题写摩崖石刻，记
录战功、咏景抒情。如今这些

摩崖石刻大多都还保留在普陀
山上。

这一年十月，刘恩至被紧
急调到了直隶金山卫（今上海
金山区金山卫镇），任总督备倭
署都指挥佥事。

两年后，升任兵部左侍郎
兼都察院左佥都御史的明朝官
员胡宗宪，还兼任了直浙总督，
总督浙江、南直隶和福建等处
的兵务。他手中还握有调度江
南、江北、浙江等省重兵的权
力。

“贼一日不除，则臣一日不
敢离军营；海上一日不靖，则臣
一日不敢离海上。”胡宗宪决意
要在自己的任上彻底平息倭
患。他一方面招揽或者重用俞
大猷、戚继光等军事人才，并支
持部下练精兵、奇兵。另一方
面，颇懂兵法的他还采取了“软
硬兼施”的方法对付倭寇。

这一系列战术果真奏效，
继把总张四维于第二年四月在
沈家门诱擒成功 52名倭寇以
后，对于占领定海岑港又叫嚣
要求朝廷通商的王直，胡宗宪
一边以高官厚禄的条件诱降王

直，一边借机歼灭了他的主力，
让对方不得不乖乖投降。盘踞
在定海岑港的王直残部也随后
被戚继光打得四处逃窜。

这些倭寇贼心不死，甚至
期望还能够逃亡福建，意图东
山再起。嘉靖三十七年（1558
年），在逃亡福建前，倭寇企图
先流窜到沈家门毁坏水寨，计
划陆上一路经过大岭冈（舵
岭）、水上一路经过莲花洋，两
路夹击水寨。十一月十三日，
戚家军水军与一路倭寇交战在
沈家门港外的洋面上，俞大猷
的旗兵在大岭冈（舵岭）上应对
另一路倭寇。最终，明军大胜
而归，倭寇只剩下一小部分侥
幸逃到了福建和广东，这就是
历史上有名的“沈家门之战”。
这场战役牺牲的士卒都埋葬在
如今戚家湾的山坡与山湾处。
战斗结束后，戚家军重新安营
扎寨，修正军队，并在山脚处挖
了一口井，取名“驻马井”，所驻
扎的地方也取名为“戚家湾”。

“沈家门之战”的胜利意味
着舟山的倭患就此平息。本地
的老百姓特别感念刘恩至、戚
继光、李应诏、张可大等抗倭名
将，建庙雕像以供奉，更是立祠
纪念武举人火斌、宁绍哨官黄
猛等抗倭士卒。如今的沈家门
街道里泗湾还存有一座东马鸣
皇庙供奉着在战斗中牺牲的沈
家门水寨哨官马鸣。

几百年后的今天，这些浴血
沙场、守土卫疆的抗倭将士的精
神依旧值得我们怀念与学习，他
们的名字更值得我们铭记。

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
——普陀抗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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